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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忘幺婆 

 

 

记忆中，幺婆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，一张黑黝黝的脸膛和几道

被时光的犁铧耕耘过的皱纹，蕴涵着饱经风霜雪雨的沧桑岁月，一双

包裹过的脚丫，因为历史的缘故，走起路来依然保留了八字步的姿势。 

 听母亲说，幺婆是大家闺秀出身，下嫁给幺爹，因为幺爹的阶级

成分是地主，幺婆为此吃尽了苦头。幺爹会打一手漂亮的算盘，读了

几年书，被抽调到当地小学任代课教师，因为表现出色，被委任为校

长，差点转为正式教师，成为国家干部。当时恰逢“三反五反”，幺

爹根不正苗不红，在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。幺爹告别了教师的岗位，

回到村里干了几年村里会计的辅导员，此后回家务农终老。幺婆也没

能出人头地，只是一名彻彻底底的农妇。 

十多年前，当我刚走出学堂门的时候，踌躇满志，学会了抽烟。

俗话说，“饭后一根烟，快活似神仙。”每天三根，成为我的习惯。

好事难成双，吃喝嫖赌一路走。好在我只染上两样，除了吸烟，另外

就是抹牌。那时，我打点临时工，无所事事时便会到幺婆村里去玩耍。

那个村庄叫邓杨圪，像我们新洲许多乡村一样，邓杨圪崇尚并流行麻

将，麻将成为陪客的主要方式。每次到邓杨圪，幺婆便会迈着八字步

去村小卖部弄来一包香烟，不由分说地塞进我的口袋，我心里思忖幺

婆家里并不宽裕，伸手意欲推辞，幺婆马上拉下脸，“么的？嫌幺婆

的烟差？拿着！”见我不再拒绝，随即露出满脸的笑容，眼睛眯成一

条缝，“是的唦！既然到了幺婆这里，就不能见外了唦。”说罢，幺

婆又迈着碎步跟我凑场子（找牌友）。幺婆这么做，有点助长不良习

气之嫌，但是像我这样的“纨绔子弟”，他们谁没有一点劣习呢？好

在多年以后，我遇见了我生命中的另外一半，我抽烟的习惯迅速彻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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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戒掉了；在我恋上文学的第五个年头，我抹牌的劣习也渐渐戒掉了；

现在大多是同学朋友主动约我凑角，迫不得已才去亲近“136”那玩意

了。 

 那时麻将还是稀有玩意，幺婆家没有这东西。她只有将我叫到二

叔家去，另外再请村里的电工、村支书、村长或者村里有点身份的人，

陪着我这个高干子弟打麻将。等我们打到热火朝天时，幺婆乐颠颠地

给我端来一碗滚烫的煮冻米，里面是四五个金元宝（鸡蛋的俗称），

然后站在旁边，催促我趁热吃了，等着我吃完才心满意足离去。幺婆

始终忘不了一桩事，冻米和鸡蛋是我最喜爱的食物；幺婆是个有心人，

不比我的有些亲戚，连我讨厌肉食都不知道。每逢八月中秋，我去外

婆家送节，我的两个舅妈总是给我盛满整碗的瘦肉汤，最后弄得很扫

兴，因为我没有吃瘦肉，而只是喝了肉汤。可是，以后我再去外婆家，

她们照例记不住，还是以为瘦肉是最好的吃食，对于我这个外甥亦不

例外。谁也比不了幺婆，幺婆只一次便记住了我讨厌瘦肉的嗜好。她

的那碗冻米，至今让我垂涎三尺，感慨不已。 

 晚上，幺婆家照例是吃粥，咽酱萝卜和腌豆腐。平时在家，我常

常是挑三拣四，到了幺婆那里，咽酱萝卜和腌豆腐让我心满意足，每

顿饭都吃得津津有味，粥吃了一碗又一碗。人也是真奇怪的动物，总

感觉自家的吃食不如外面的好。这两道菜，我最喜欢的当数酱萝卜了。

幺婆做的酱萝卜经常吃得我头冒热汗，嘴里发出“咝咝”的叫唤。虽

然我患有中耳炎，我还是喜欢那股辣味。幺婆说，辣椒不仅开胃消食、

散寒除湿，辣椒还有预防癌症、延缓衰老的功效呢！ 

 吃了晚饭，我要么与幺婆幺爹唠唠家常，听她们讲三年自然灾害

那段缺衣少食的艰苦岁月，要么躺在床上品读《诗刊》，沉浸在对生

活缤纷多彩的幻想中，期望老爸早日给我找份牢固的饭碗。我身心疲

惫了，便酣然入睡。我睡觉的姿势很不安分，常常左右翻滚，拳打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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踢，让陪床的幺爹唏嘘不已。不管怎样，在幺婆家总能够睡一个安稳

的觉。不到日上三根电线杆，我才不起床呢！有时候幺婆到我睡的卧

室铲米煮粥，见我翻身准备起床，幺婆温和地说，“还早呢！多睡一

会儿，有冇得么事。粥熟了我再喊你。”其实粥熟了，幺婆并不忍心

叫醒我。这样往往等到幺婆吃完早饭，我才睁开眼睛，太阳已经透过

窗户照射在帐篷上，糟糕！我一激灵爬起身，慌里慌张穿衣起床。虽

然睡了懒觉有些自责，但是我并没有一丝埋怨幺婆的意思。反正，每

次到了幺婆家，我会生出一种惬意的感触，常常会感到像在自己家里

一样随心适意，甚至没有在家时的那种拘谨。我有时候想，要是幺婆

是我的亲奶奶，那该多好呀！ 

幺婆还有一手绝活，那就是做”发粑”（一种面食，将面粉兑入

糖精和苏打粉，揉搓均匀，做成如四五岁小孩拳头大小，等到充分发

酵，它们会膨胀成大人拳头大小的球体，然后下锅用开水蒸熟）。发

粑可不是那么容易做好的。许多人做得比较粗糙，不是发酵的时间短

了，就是苏打粉兑多了，吃起来嘴唇发麻，或者涩涩的，总要差种口

味。幺婆的发粑做得与众不同，灰黄中带着白色，嚼一片松软可口，

技术丝毫也不逊于专业的白案师傅。 

幺婆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，在家打了几个月点滴，不久悄然去

世，以至我们事到如今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病夺去了她的生命。 

每年的清明节，我都要去邓杨圪，在幺婆的坟上插上三炷香，燃

放一挂响亮的鞭炮，叩三个响头，燃烧成堆的金元宝。听老一辈的人

说，燃烧的纸钱，阴间的人是能够收到的。那么，侄孙满腔的祝福和

祈祷，幺婆您能够感受得到么？ 

每当我再去邓杨圪二叔家，我总会无意走到那幢小屋，那座小院，

不是开满洁白的栀子花，就是结满橙黄的桔子。可是那间小屋，早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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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是人非，换了主人。睹物思人，悲从心起，我的眼前恍惚浮现出幺

婆的形象。 

幺婆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样子，一张黑黝黝的脸膛和几道被时间的

犁铧耕耘过的皱纹，蕴涵着历尽风霜雪雨的沧桑岁月，一双包裹过的

脚丫，因为历史的缘故，走起路来依然保留了八字步的姿势。尤其是

她那副仁慈安详的笑容。 

幺婆去世了，可是她的音容笑貌却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。在

我心里，幺婆并没有离去，只是她的身体到了一个圣洁的天堂；而她

的灵魂却活在阳间，在我心里越来越鲜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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姨  父 
 
姨父生得身材魁梧，现年五十八岁。姨父以前是一名称职的村干

部，如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搬运工，假如你时常光临我们新洲城区，

你就会看到在小城的某条街道上或者胡同里，一位身材高大脑袋半秃

的老头，正在弓着腰使劲地拖着一辆装满货物的板车，他身穿着一件

普通的蓝色的确良上装，那老头便是我的姨父。关于那秃顶，还有一

段故事呢。 
姨父十岁那年，长了满头瘌痢，痒得浑身不自在。他爸听说机油

有除瘌痢的功效，便给他弄来一些机油，趁他爸出工的时候，他用毛

刷给自己的脑袋涂上厚厚一层机油。机油很快起了作用，烫得姨父睡

了整整三天三夜，到第三天，他爸惊喜的告诉他：“你的瘌痢好了。”

他拿起镜子一看，果然满头瘌痢全不见了，头皮发亮，只是，许多头

发消逝得无影无踪，成为现在这个模样。 
姨父虽然仅仅只读了四年小学，可是却聪明能干，会打一手流利

的算盘，就因为这手绝活，被村里看中，先是破格提升为队长，然后

成为村委会计，最后自然当上了村长，在老家那个穷困山村一干就是

整整三十多年。 
我姨父其实也是我爸爸的堂弟，我总是称他“大爷”（即大叔）。

大叔与我家同村。在我姐姐出生那年春天，我姨妈去我们家串门，我

奶奶忽然起了个心思。奶奶思忖：姨妈生性柔顺，姨父聪明能干，何

不撮合他们俩，这样我们两家岂不亲上加亲？奶奶便把姨妈介绍给大

叔了。同年冬天，姨妈就嫁给了大叔，大叔正式成为我的姨父。因此，

从过去到现在，我们两家一直来往得异常亲密。小时候，我深得姨父

的宠爱。时常听姨和妈说起，在我幼年的时候，姨父经常用箩筐挑着

我去乡里或区里开会，箩筐的另一头是被窝和备用的衣服，因为开会

那天往往就在该地住宿。一年后，两个箩筐里就坐两个小孩——我和

我表妹，姨父挑着我们去开会，逢年过节姨父便挑着我们上外婆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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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农村流行放电影，每当夜幕降临，吃完晚饭的男女老少便聚

到一起，兴高采烈地朝邻近的乡村赶，姨父也经常驮着我来来往往。

没有电影看的夏夜，大人就搬了凳子和竹床到村头的池塘边乘凉，而

我那会儿还很淘气，又不甘寂寞地缠着姨父讲故事，听姨父讲些稀奇

古怪的笑话或传说，只有在姨父绘声绘色的故事中，我才能迷迷糊糊

地进入了五彩缤纷的梦乡。 

在我七岁的时候，我们全家搬进了小城。慢慢的，我们两家往来

的频率减少了，但是每逢大忙季节，爸爸总让我们回老家体验生活。

我小时候，“懒”是出了名的。吃了早饭上工之前，必须解决大便的问

题。其实，这只是我的生活习惯，没料到当作大人茶余饭后的笑料：“懒

牛上耙，捱屎捱尿。”（家乡俗语）等到下田割谷插秧，我们干得自然

非常卖力，因为有姨父那一张巧嘴，讲着讲着，听的人全都笑了，姨

父也爽朗地哈哈大笑。因此，回老家劳动并非一件乏味的事情，它既

让你锻炼了身体，也使你获得心灵的愉悦，一举两得，不亦是一件乐

事么？ 
姨父为人豪爽，这个性格在嗜酒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记得有一

次，我外甥周岁生日那天，姨父兴致高涨，不仅殷勤敬酒，而且往往

来者不拒。那天中午，姨父照样喝得走起路来晃晃悠悠，我在姐夫家

附近借了一辆板车，将姨父扶上板车。姨父半躺在板车上面，嘴里一

边咿咿呀呀，一边摇头晃脑说道：“好过瘾呐！就像坐飞机一样。”然

后旁若无人地唱起楚剧，声调有板有眼，跟楚剧团的演员相差无几，

小舅拉着板车，我在侧边伸手紧紧捏住姨父的左臂，我们沿途走着、

听着、笑着。到了家，我又上街称了几斤苹果，姨父吃了苹果，又情

不自禁吟唱起楚剧《陈世美不认前妻》，声音洪亮，渐入佳境，惹得左

邻右舍前来观赏，场面霎时蔚为壮观，弄得众人忍俊不禁。你是没有

听过我姨父唱楚剧呢！如果你听了，一定会觉得他唱的很标准，水平

一流，这么好的天才都给埋没了，县楚剧团团长真是有眼无珠啊！ 
七年前，老家所在村委举行换届选举。选举前，乡里的领导征询

姨父的意见——是否使用行政手段直接让他干村支部书记？他想都没

想，当即表示反对，坚持民主选举。岂料那次选举被同村人耍了手腕，

7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请吃请喝拉选票；最终姨父连村长的位置都没保住。姨父一气之下，

变卖房产，举家搬进了小城，购置一辆板车，当起了一名搬运工。工

作虽然辛苦，每月也能挣千儿八百元钱，还是足够养家糊口的。一日，

姨父酒后出现身体不适，到医院检查，被医生确诊为胃出血，从此以

后，很少再喝酒，身体愈加结实硬朗。 
姨父虽然和蔼可亲，但是对晚辈要求严格。有一次，因为老妈长

期打麻将，我大发雷霆，毫不留情地数落了老妈一番，老妈板得哭出

了门，走到文昌大道，独自垂泪，让一家人找了半个多钟头，把我吓

得胆战心惊。事发一周后，我去姨父家吃中饭，被姨父狠狠地教训了

一通。姨父告诫我不要遗忘老妈年轻时经历的苦难。我唯有一言不发。

我事后仔细思量，自己那时也是在气头上，全然忘记了老妈悲伤的经

历，还有她的小气量——受不得一点委屈。假如那日出了什么毛病，

我定然难辞其咎。 
现在，姨父的三个子女都很孝顺，他们的生活比较稳定。女儿和

女婿在广东东莞市创办了一家私营宝玉石加工厂，日子过的还不错。

长子在新洲区工贸家电上班，从事家电安装与维修。幼子毕业于武汉

化工学院，现供职于广州某大型化工公司武汉办事处，月工资二三千

元。每每谈起幼子，姨父很兴奋，语气里洋溢着十足的骄傲，那种自

豪令人忌妒。 
如今，姨父的孙女都已经上幼儿园了，小家伙是个乖巧的精灵，

是姨父一家人的开心果。听说，最近姨父的幼子谈了个朋友，还是位

大学教师呢！两人性格相投，一个温文尔雅，一个腼腆内秀。据悉，

两人正在积极准备在武汉购买商品房呢！说不定到今年年底，我这个

侄儿又有喜酒喝罗！到时候，姨父定然是喜上眉梢，笑得合不拢嘴吧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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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伯 母 

 

平淡的秋了无声息地走了，萧瑟的冬不期而至。立冬前日上午，

我正汗流浃背地和姑父拿着洋镐铁锹挖掘自家门前的下水道，忽地接

到表弟元发的电话：大堂姑已于今日凌晨去世；一日上午，文友 JD 那

边又传来一个噩耗：JD 中风的老父亲也仙逝了，她要回乡下处理丧事，

乡下小灵通通讯微弱，特别告诉我一声……；时不过半月，小雪这天

下午，我的二伯母也去世了。 

这真是一个多事之冬呵！ 

小雪时节，本来老爷子和老娘说好去邓杨屹二叔家小住两日，还

没有到晚饭时间，老爷子便携带老娘风风火火赶回了小城。打听缘由，

原来是二伯母去世了。二伯母是今天下午因为不忍病痛的折磨与害怕

拖累女儿女婿，过量吞服药物，经抢救无效去世的。 

老爷子就二伯母去世的事情，征求我与弟弟的意见，建议我们兄

弟二人增加礼金。二伯母女儿女婿阖家安康，随着二堂哥、二伯和二

伯母相继去世，一个完整的家彻底崩溃了。说起这些，老爷子一改往

日对二伯母的憎恶与鄙视，语气和眼神渗透出温存与悲伤。 

这还得从二伯家搬进小城谈起。在我小学毕业那年，根据父亲副

县级级别待遇，我们全家实现了农转非，因而必须放弃耕作了七年的

几亩田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身为党委书记的父亲作出一个英明的决定，

将农村的二伯全家迁至城关，那几亩薄田也就自然转到二伯家名下，

我家自留下二三块菜地。没有承想，几年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了小

城，城市开发需要征用大量的农田土地，那几亩薄田顷刻之间增值，

价值二三万元。父亲本以为二伯家会念及搬迁之恩，多少应该“表示”

一下，孰料二伯家不仅没有说感激二字，而且找到村委会，径自领取

了我家临时三块菜地的青苗费，就连我家最远处的那块菜地的洋姜，

都被二伯母全部连根拔起，据为己有。这些是非恩怨，对老爷子老娘

触动很大，我们兄弟自然不会去跟二伯母争辩，但是，对二伯母家或

多或少还是心存芥蒂的。 

9



听父辈的人说，二伯母做媳妇时刁钻势力。二伯母家境拮据时，

便会跟爷爷奶奶共同饮食；一旦家境宽裕，就另起炉灶。三伯那时在

涨渡湖农场，条件比较丰裕，二伯母经常顺手牵羊将三伯家的东西往

自家屋里携带。最典型的一件事情是，当年在外服兵役的大伯从遥远

的新疆寄回五百元钱的工资，二伯母竟然全部侵吞，用以接济其娘家

的兄妹。这件事情，尤其让自家叔伯津津乐道，人所不齿。 

我在二伯母行将入土之时，揭了她老人家这么多的短，并非有意

让当事的亲人难堪；我只是想完整地展现二伯母的人物形象，对她作

一番客观公允的描述；当然，二伯母还是有许多让人怀念的地方。 

二伯是一把白案好手，曾经给多家厂矿企业食堂当过伙夫，会做

白净温软的包子馒头。不知是受了二伯的熏染，二伯母居然也会做发

粑（一种面食）。二伯母做的发粑成为我儿时的一段美好温馨的记忆。 

那时，我家还在农村，离二伯母家不远，吃过晚饭，天色尚早，

我经常去光顾二伯母家，因为她家晚上指不定会做发粑吃。那时候，

发粑是农村的一种时髦的吃食，做发粑之前，必须预备一团老面，老

面的优劣决定发粑的质量与味道。等到老面充分发酵，拌上面粉，搓

揉均匀，做成一个个拳头大小的球状，用不了三五个小时，球状便会

膨胀，体积差不多增大一倍，就可以下锅蒸。用一个木制的“书壁”

在锅里分成两层，上面蒸发粑，下面煮上黄瓜汤。吃二三口香喷喷酥

软的发粑，和一口浓浓的黄瓜汤，是我儿时最高的物质享受。我至今

仍对二伯母那一手发粑技艺惊羡叹服。二伯母见了我们小辈，也是满

脸笑开了花。那时候，我吃过晚饭，到了二伯母那里，还能够吃两个

香甜可口的发粑，直撑到肚子滚圆。 

我家是七岁那年搬进小城的，在城里读过了自己的小学时光。记

得每逢暑假，我都要去二伯母家住，有时候陪二堂哥下乡买菜瓜，有

时候坐在三个弹子做成轮子的简易三轮车上，从高坡上往下滑行，那

种感觉真是豪爽极了，我也是在二伯母家学会了骑自行车的。夏天的

晚上，二堂哥常常搬只竹床到屋后的堂哥家去看电视，那时流行看爱

国主义电视剧《少帅张学良》，少帅英姿飒爽的风貌、精忠报国的民

族气节以及他与赵四小姐忠贞不渝的爱情，成为我最敬慕张学良的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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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。看完电视，睡在凉爽的竹床上，就着凉快的夏日清风，或是二堂

哥勤快摇动的蒲扇，我进入甜蜜的梦想。这些记忆，至今犹新。 

进入了火葬场，看着二伯母的尸体徐徐进入火化炉，瞬间腾起一

团烈焰，火化炉的铁门旋即关闭……一群女人哭得涕泪横流，有少数

男人也止不住留下眼泪。三姐读小学的女儿捧着骨灰盒茫然无助动情

地抽泣起来，两个瘦弱的肩膀忽高忽低，她是她外婆、也就是我二伯

母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，如今外婆去世了，她再也不能赖在外婆的

怀里撒娇了，她深爱的外婆永远离开她去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她再也不

能像过去那样在小城念书，因为再没有人能在城关料理她的衣食起居，

她只能回到四道沟那个比较穷困的乡下念书，跟她当农民的爸爸妈妈

在一起。 

此刻，我想起“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”这句古语。人的一生其实

十分短暂，犹如白驹过隙，托个人胎真是不易，最终逃脱不了化作一

捧骨灰这个宿命。所有的功名利禄，随着那滚滚的浓烟一起消散…… 

每当梦回故乡的时刻，我或许会想起二伯母的一颦一笑，想起她

做的发耙，唯一记住的是二伯母的好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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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堂姑 

大堂姑去世已有四个多月了。多时想写篇文章，可是提起笔来感

觉总差点什么。 

在我的印象中，大堂姑性情开朗，行事泼辣利索，颇有男人的气

魄。大堂姑隶属三店街细方村村民。至今，我家和大堂姑家一直在赶

情搭礼。逢年过节，我都要去大堂姑家。 

每次我代表父母去大堂姑家，她总是一副笑眯眯的神情，一脸的

歉意，急忙地掇椅子，抹去椅上的灰尘，然后倒杯开水，加满满两汤

匙红糖。口里一边说：“这么样好呢！坐！坐！先喝口水！”一边忙

不迭地往厨房方向赶。我知道她又要跟我讲客套：打荷包蛋。我慌忙

地上前阻止。大堂姑有些生气似的挣脱我，连声说：“你一年难得来

一次。空过怎么好呢？莫婆婆妈妈的唦！要不了几大一下（方言，即

多大一会儿）的。你坐唦！”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在众多的亲戚叔伯中，

只有大堂姑深谙我不吃猪肉这种癖好。第一次给我下过一大碗瘦肉掺

汤，便记住了我爱吃鸡蛋的嗜好。以后每次见我来了，再也不给我打

瘦肉汤，总是想尽办法弄上几个鸡蛋，要么用蜜枣煮鸡蛋，或者用爆

米花煮荷包蛋，每次最少得用五个鸡蛋。五个鸡蛋对我来说，简直是

小菜一碟。逢侄女在家，我便会有意留下二三个。 

喝完汤，大堂姑就从方桌抽屉里面拿出一元钱一包的襄阳牌香烟，

掏出一支递给我。刚过弱冠的我，有些烟瘾，每天三支，饭后必抽，

雷打不脱的。想起那时候我在下面街镇当通讯员时，经常收到乡镇来

客的零碎香烟，我一次抽不了，就把剩下的收集在一只空红双喜烟盒

里，留作自己饭后慢慢享用。至今想来，那段记忆，依然让人十分惬

意。 
我接过大堂姑的烟，大堂姑掏出火柴给我点上，然后自己也点上。

等到大堂姑那支烟袅袅升起一团蓝色烟圈，火柴也快燃尽，火苗眼看

就要窜到大堂姑的右手食指，大堂姑一口将火吹灭，旋即将残余的火

柴棒扔到地上。我美滋滋地吸着劣质香烟，大堂姑就用充满疑惑的语

气说我家并不穷困，我为什么长得这么瘦不拉叽的？我就说，小时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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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家在农村，算是殷实之家，经常吃到肉，在我五岁那年，有一次我

奶奶盛了一小碗肥肉给我吃，从那以后，我闻到猪肉就要作呕吐状……

随后，大堂姑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情况。我那时是踌躇满志而郁郁不

得志，只能靠着做临时工混日子。那时我虽然胸无点墨，却心比天高，

喜欢文学，一心想当作家。大堂姑就诚恳地鼓励我，“慢慢来吧！俗

话说得好，‘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’何况你还年轻呢！年轻就

是资本，年轻就是优势……” 

我那时是两毒俱全，既喜欢抽烟，也沉溺于抹麻将。一根烟抽完，

见我情绪渐趋低落，大堂姑便热忱提议：找三个人陪我玩几圈。我当

然没有拒绝。牌场上那种相互埋怨为了块把几毛钱争得口沫横飞的烂

事，我就懒得再去表述了。抹麻将的人干劲真是大，白天抹了晚上继

续（更有甚者可以抹三天三夜不休息），饭食自有家属送到手上，一

手拿筷子将饭菜稀里哗啦往口里赶，双眼紧盯麻将。抹牌的人没有了

儿，赢了的人想早点散场，输了的却不肯罢休，往往是越赶越深，越

输越多。 

过足了麻将瘾，通常已是深夜，大堂姑又爬起来弄宵夜的给我吃，

烧水洗脸洗脚。温水泡完脚，脱了外裤上床，假作正经地捧着本文学

杂志翻上三五页（这是我睡前必修的功课），然后脱去上衣，心安理

得地做我的作家美梦。那梦至今让人垂涎欲滴；我忽而灵感顿悟，写

了一首绝妙诗歌；忽而站在彩旗招展的新华大厦门口，正忘我地为排

队的读者签名售书…… 

第二天上午，我陪元发表弟一起去田间地头去放牛。元发表弟也

喜欢文学，知道我酷爱文学，还将他的两本诗集慷慨地赠送与我。元

发还能吹一手漂亮的笛子。可惜元发以后去鄂州读中专去了，我们相

聚的时间很少，元发毕业以后在外打工，谈了朋友结了婚，我们的交

流更少。 

记得有一年夏天，我去帮大堂姑家收稻场晒的稻谷。忽然风声大

作，电闪雷鸣，下起瓢泼大雨，考虑到我一个官家子弟未经风雨，大

堂姑当机立断让我赶快回屋去。想必大堂姑是这样想的：倘若有个什

么闪失，怎么跟我爸交代。听到大堂姑的话，我拔起腿来使劲往村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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